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笑林广记

［清］ 游戏主人 编撰



【藏书导读】

中国历史上的政客文人，多是大智若愚，将官场险恶世态

炎凉昭示于儒林笑谈，种种幽默寓意着无数的哲理，一笑置之

的是弹指一挥间的人生真谛⋯⋯

《笑林广记》独辟新径，以自己脱俗的眼光审视这个诱人

的世界，以自己特有的智慧去拥抱人生，以自己幽默的方式去

展开生命。道可道非常道，名可名非常名。

《笑林广记》形成于清代文字狱最严酷的乾隆年间，全书

具有较强的批判精神和社会认识价值，如鲁迅先生所言“社会

讽刺家究竟是危险的，尤其是在有些文学家明明暗暗的成了

‘王的爪牙’的时代，人们谁高兴做文字狱中的主角呢，但尚不

死绝，肚子里总还有半口闷气，要借着笑之幌子，哈哈吐他出

来。”可见笑林广记之所以流传甚广，至今他也是妇儒皆知，旨

在对社会对人生的一种点播和悟彻。

作者为清朝的游戏主人，真名实姓已无从考证，但仅从笔

名的字译，可以深感其冒生死之危，编撰笑林广记，已是透彻

人生，超出寻常。

胡适藏晖室曾藏有此书。

【名家导引】

胡适（员愿怨员—员怨远圆），学者、诗人。原名嗣糜，学名洪驿，字
适之。笔名期自胜生、希疆、铁儿、蝶儿、冬心、适庵、适广、天

风等。原籍安徽绩溪人，生于上海。早年就学于上海中国公

学。员怨员园年赴美留学，为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学生。获博
士学位后于员怨员苑年回国，任教北京大学。曾参加编辑《新青
年》，力倡新文学运动，《尝试集》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部白

话诗集。先后参与创办《每周评论》、《努力用权》、《现代评论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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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，与徐志摩、梁实秋等组织“新月社”，出版《新月》月刊。

员怨猿愿年出任驻美大使，员怨源圆年回国后任行政院高等顾问。抗
战胜利后曾任北京大学校长。员怨源怨年移居美国。员怨缘愿年回
台湾任“中央研究院”院长。有《胡适文存》等。

“藏晖”典出李白诗句“至人贵藏晖”。胡适早在上海中国

公学读书时，就在其主编的《竞业旬报》上以“藏晖”为笔名发

表诗文。赴美康乃尔大学学习后，便以《藏晖室札记》的形多，

撰写自己的留学日记，亮出自己的斋名。员怨员猿年，被推举为
世界学生会会长，开始在《留美学生年报》上发表《藏晖室杂

录》。以后他自称“藏晖室主人”、“藏晖先生”。员怨猿愿年，他在
英国伦敦获翻周作人附逆叛变，曾以“藏晖先生”名义致书周

作人，劝其回头。也许为了真正“藏晖”，他还曾把“藏”字去掉

草字头，署名“臧晖”发表文章。其在《独立评论》第怨号上，写
的《论学潮》一文，便署此名。

—圆—



序

大块茫茫，流光瞬息，而其间覆雨翻云，错互变灭，几

令天地为之戚容，河山为之黯色。抱此六尺躯，不能胸出智

珠，郭清陷溺，犹自栩栩燕笑，徒资谭柄，是亦可慨也已！

虽然文人游戏，为龙为蛇，无所不可。故满目荆榛，盈前矛

戟，而青樽惟我，白眼由他，总付之哑然一笑，乌所论妍媸

美丑耶。主人秉异赋，倜傥英奇，不屑作小儒颦蹙态。弱冠

即有志四方，足迹遍海内，故其闻见日益广，而谙练日益

深。夫何颖秃研穿，径荒裘敝，而白衣苍狗，笑眼谁青。则

又往往袭曼倩之诙谐，学庄周之隐语，清言倾四座，非徒貌

晋人之风味，实深有激乎其中，而聊借玩世，此《笑林广

记》之所以不辞俚鄙，用缉成书，亦足见其一斑矣。书为同

人欣赏，久请付梓，而主人终以游戏所成，惟恐受嗤俗目，

不敢问世。昨因坊请甚虔，乃掀髯大噱曰：“知我罪我，吾

亦听之，斯世已矣。”且余壹不知天壤间，何者当歌，何者

当泣，第念红尘鹿鹿，触绪增愁，所谓“人世难逢开口笑”。

不独余悼之戚之。苟得是编，而一再流览焉，非拍案以狂

呼，即抚膺而叫绝，或断淳于之缨，或解匡鼎之颐，言者无

罪，闻者倾倒，几令大块尽成一欢喜场。若徒赏其灵心慧

舌，谓此则工巧也，此则尖颖也，此则神奇变幻，匪所思存

也；则供频笑于当涂，博欢颜于叔季。壮夫之所不为，岂有

心世教者之所取容求媚者哉。余故于主人之镌是集，而乐为

—猿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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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也。

掀髯叟漫题于笑笑轩。

—源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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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镌笑林广记卷之一

古艳部

升官

一官升职，谓其妻曰：“我的官职比前更大了。”妻曰：

“官大，不知此物亦大不？”官曰：“自然。”及行事，妻怪其

藐小如故。官曰：“大了许多，汝自不觉着。”妻曰：“如何

不觉？”官曰：“难道老爷升了官职，奶奶还照旧不成？少不

得我的大，你的也大了。”

比职

甲乙两同年初中。甲选馆职，乙授县令。甲一日乃骄语

之曰：“吾位列清华，身依宸禁，与年兄做有司者，资格悬

殊。他不具论，即选拜客用大字帖儿，身分体面，何啻天

渊。”乙曰：“你帖上能用几字，岂如我告示中的字，不更大

许多？晓谕通衢，百姓无不凛遵恪守，年兄却无用处。”甲

曰：“然则金瓜黄盖，显赫炫耀，兄可有否？”乙曰：“弟牌

棍清道，列满街衢，何止多兄数倍？”甲曰：“太史图章，名

—缘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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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上苑，年兄能无羡慕乎？”乙曰：“弟有朝廷印信，生杀之

权，惟吾操纵，视年兄身居冷曹，图章私刻，谁来怕你？”

甲不觉词遁，乃曰：“总之，翰林声价值千金。”乙笑曰：

“吾坐堂时，百姓口称青天爷爷，岂仅千金而已耶？”

发利市

一官新到任，祭仪门毕，有未烬纸钱在地，官即取一锡

锭藏好。门子禀曰：“老爷，这是纸钱，要他何用？”官曰：

“我知道，且等我发个利市看。”

贪官

有农夫种茄不活，求计于老圃。老圃曰：“此不难，每

茄树下埋钱一文即活。”问其何故，答曰：“有钱者生，无钱

者死。”

有理

一官最贪。一日，拘两造对鞫，原告馈以五十金，被告

闻知，加倍贿托。及审时，不问情由，抽签竟打原告。原告

将手作五数势曰：“小的是有理的。”官亦以手覆曰：“奴才，

你讲有理。”又以手一仰曰：“他比你更有理哩。”

取金

一官出朱票，取赤金二锭，铺户送讫，当堂领价。官

问：“价值几何？”铺家曰：“平价该若干，今系老爷取用，

只领半价可也。”官顾左右曰：“这等，发一锭还他。”发金

后，铺户仍候领价。官曰：“价已发过了。”铺家曰：“并未

—远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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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发。”官怒曰：“刁奴才，你说只领半价，故发一锭还你，

抵了一半价钱。本县不曾亏了你，如何胡缠？快撵出去！”

糊涂

一青盲人涉讼，自诉眼瞎。官曰：“你明明一双清白眼，

如何诈瞎？”答曰：“老爷看小人是清白的，小人看老爷却是

糊涂得紧。”

不明

一官断事不明，惟好酒怠政，贪财酷民。百姓怨恨，乃

作诗以诮之云：“黑漆皮灯笼，半天萤火虫。粉墙画白虎，

黄纸写乌龙。茄子敲泥磬，冬瓜撞木钟。唯知钱与酒，不管

正和公。”

启奏

一官被妻踏破纱帽，怒奏曰：“臣启陛下，臣妻罗唣，

昨日相争，踏破臣的纱帽。”上传旨云：“卿须忍耐。皇后有

些惫赖，与朕一言不合，平天冠打得粉碎，你的纱帽只算得

个卵袋。”

偷牛

有失牛而讼于官者，官问曰：“几时偷去的？”答曰：

“老爷，明日没有的。”吏在傍不觉失笑，官怒曰：“想就是

你偷了！”吏洒两袖口：“任凭老爷搜。”

—苑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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避暑

官值暑月，欲觅避凉之地。同僚纷议，或曰某山幽雅，

或曰某寺清闲。一老人进曰：“山寺虽好，总不如此座公厅，

最是凉快”。官曰：“何以见得”？答曰：“别处多有日头，独

此处有天无日。”

石碑①

一官素有清名，考察任满，父老与之立德政碑告成。官

命打轿往观之，先于公厂坐下。少顷，左右禀曰：“请老爷

看石入
同
碑屄
同
。”

强盗脚

乡民初次入城，见有木桶悬于城上，问人曰：“此中何

物？”应者曰：“强盗头。”及至县前，见无数木匣钉于谯楼

之上，皆前官既去而所留遗爱之靴。乡民不知，乃点首曰：

“城上挂的强盗头，此处一定是强盗脚了。”

属牛

一官遇生辰，吏典闻其属鼠，乃醵黄金铸一鼠为寿。官

甚喜，曰：“汝等可知奶奶生日，亦在目下乎？”众吏曰：

“不知，请问其属？”官曰：“小我一岁，丑年生的。”

—愿—

① 原注：西北人呼碑音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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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僚

有妻妾各居者，一日，妾欲谒妻，谋之于夫：“当如何

写帖？”夫曰：“该用‘寅弟’二字。”妾问：“其义何居？”

夫曰：“同僚写帖，皆用此称呼，做官府之例耳。”妾曰：

“我辈并无官职，如何亦写此帖？”夫曰：“官职虽无，同僚

同
鎤
总是一样。”

家属

官坐堂，众役中有撒一响屁，官即叫：“拿来！”隶禀

曰：“老爷，屁是一阵风，吹散没影踪，叫小的如何拿得？”

官怒云：“为何徇情卖放，定要拿到。”皂无奈，只得取干屎

回销：“禀老爷，正犯是走了，拿得家属在此。”

州同

一人最好古董，有持文王鼎求售者，以百金买之。又一

人持一夜壶至，铜色斑驳陆离，云是武王时物，亦索重价。

曰：“铜色虽好，只是肚里臭甚。”答曰：“腹中虽臭，难道

不是个周州
同
铜同
同
？”

衙官隐语

衙官聚会，各问何职。一官曰：“随常茶饭掇将来，盖

义取现成县丞
同音
也。”一官曰：“滚汤锅里下文书，乃煮主同

音
簿

也。”一官曰：“乡下蛮子租粪窖。”问者不解，答曰：“典屎

史同
音
。”

—怨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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详梦

一作吏典者，有媳妇最善详梦。适三考已满，将往谒

选，夜得一梦，呼媳详之。媳问：“何梦？”公曰：“梦见把

许多册籍，放在锅内熬煮，不知主何吉凶？”媳曰：“初选一

定是个主簿。”隔数日，公曰：“我又得一梦，梦见你我二人

皆裸体而立，身子却是相背的，何也？”媳曰：“恭喜一转，

就是县现丞成。”

太监观风

镇守太监观风，出“后生可畏焉”为题，众皆掩口而

笑。珰问其故，教官禀曰：“诸生以题目太难，求减得一字

也好。”珰笑曰：“既如此，除了‘后’字，只做‘生可畏

焉’罢。”

常礼

内相见人撒尿，喜甚，唤他过来一看。其人脱裤，见此

物尚在鎨动，内相拍掌大喜曰：“我的乖儿，见我公公，只
消常礼儿罢了。”

念劾本

一辽东武职，素不识字。一日被论，使人念劾本云：

“所当革任回卫者也。”因痛哭曰：“‘革任回卫’还是小事，

这‘者也’二字，怎么当得起！”

—园员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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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弁夜巡

一武弁夜巡，有犯夜者，自称书生会课归迟。武弁曰：

“既是书生，且考你一考。”生请题，武弁思之不得，喝曰：

“造化了你，今夜幸而没有题目。”

垛子助阵

一武官出征将败，忽有神兵助阵，反大胜。官叩头请神

姓名，神曰：“我是垛子。”官曰：“小将何德，敢劳垛子尊

神见救？”答曰：“感汝平昔在教场，从不曾有一箭伤我。”

进士第

一介弟横行于乡，怨家骂曰：“兄登黄甲，与汝何干，

而豪横若此？”答曰：“你不见匾额上面写着‘进士第’弟

么？”

及第

一举子往京赴试，仆挑行李随后。行到旷野，忽狂风大

作，将担上头巾吹下。仆大叫曰：“落地了！”主人心下不

悦，嘱曰：“今后莫说落地，只说及第。”仆领之，将行李拴

好，曰：“如今恁你走上天去，再也不会及第了。”

嘲武举诗

头戴银雀顶，脚踏粉底皂。也去参主考，也来谒孔庙。

颜渊喟然叹，夫子莞尔笑。子路愠见曰：“这般呆狗鎩，我
若行三军，都去喂马料。”

—员员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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封君

有市井获封者，初见县官，甚跼蹐，坚辞上坐。官曰：

“叨为令郎同年，论理还该侍坐。”封君乃张目问曰：“你也

是属狗的么？”

老父

一市井受封，初见县官，以其齿尊，称之曰：“老先。”

其人含怒而归，子问其故，曰：“官欺我太甚。彼该称我老

先生才是，乃作歇后语，叫甚么老先，明系轻薄。我回称，

也不曾失了便宜。”子询何以称呼，答曰：“我本应称他老父

母，今亦缩住后韵，只叫他声老父。”

公子封君

有公子兼封君者，父对之，乃欣羡不已。讶问其故，

曰：“你的爷既胜过我的爷，你的儿又胜过我的儿。”

送父上学

一人问：“公子与封君孰乐？”答曰：“做封君虽乐，齿

已衰矣，惟公子年少最乐。”其人急趋而去，追问其故，答

曰：“买了书，好送家父去上学。”

纳粟诗

赠纳粟诗曰：“革车言三
百两
买得截的高，周子窗前言草

也
满腹

包。有朝若遇高曾祖言考也，焕乎其有言文章没分毫。”

—圆员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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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监

一监生过国学门，闻祭酒方盛怒两生而治之，问门上人

者：“然则打欤？罚欤？镦锁欤？”答曰：“出题考文。”生即

咈然曰：“咦，罪不至此。”

坐监

一监生妻，屡劝其夫读书，因假寓于寺中。素无书箱，

乃唤脚夫以罗担挑书先往。脚夫中途疲甚，身坐担上。适生

至，闻傍人语所坐《通鉴》，因怒责脚夫。夫谢罪曰：“小人

因为不识字，一时坐了鉴监，弗怪弗怪。”

不往京

一监生娶妾，号曰京姐，妻妒甚。夫诣妾，必告曰：

“京里去。”一日，欲往京去，妻曰：“且在此关上纳了钞

着。”既行事讫，妻曰：“汝今何不往京？”生曰：“鎪也没有
一些在肚里，京里去做甚么！”

咬飞边

贫子途遇监生，忽然抱住兜耳一口。生惊问其故，答

曰：“我穷苦极矣，见了大锭银子，如何不咬些飞边用用。”

入场

监生应付入场方出，一故人相遇揖之，并揖路傍猪屎。

生问：“此臭物，揖之何为？”答曰：“他臭便臭，也从大肠

场里出来的。”

—猿员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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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低

一生赁僧房读书，每日游玩。午后归房，呼童取书来。

童持《文选》，视之，曰：“低。”持《汉书》，视之，曰：

“低。”又持《史记》，视之，曰：“低。”僧大诧曰：“此三

书，熟其一，足称饱学，俱云低，何也？”生曰：“我要睡，

取书作枕头耳。”

监生娘娘

监生至城隍庙，傍有监平
声
生案，塑监生娘娘像。归谓妻

曰：“原来我们监生恁般尊贵，连你的像，早已都塑在城隍

庙里了。”

监生自大

城里监生与乡下监生，各要争大。城里者耻之曰：“我

们见多识广，你乡里人孤陋寡闻。”两人争辨不已，因往大

街同行，各见所长。到一大第门首，匾上“大中丞”三字，

城里监生倒看指谓曰：“这岂不是丞中大？乃一徵验。”又到

一宅，匾额是“大理卿”，乡下监生以“卿”字认作“鄉”

字，忙亦倒念指之曰：“这是乡里大了。”两人各不见高下。

又来一寺门首，上题“大士阁”，彼此平心和议曰：“原来阁

各士自大。”

打丁

一人往妓馆打丁毕，妓牵之索谢，答曰：“我生员也，

—源员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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奉祖制免丁。”俄焉又一人至，亦如之。妓曰：“为何？”答

曰：“我监生也。”妓曰：“监生便怎么？”其人曰：“岂不知

监生从来是白丁。”

王监生

一监生姓王，加纳知县到任。初落学，青衿呈书，得

“牵牛”章。讲诵之际，忽问：“那王见之是何人？”答曰：

“此王诵之之兄也。”又问：“那王曰然是何人？”答曰：“此

王曰叟之弟也。”曰：“妙得紧。且喜我王氏一门，都在书

上。”

自不识

有监生，穿大衣，带圆帽，于着衣镜中自照，得意甚。

指谓妻曰：“你看镜中是何人？”妻曰：“臭乌龟！亏你做了

监生，连自字
同
多不识。”

监生拜父

一人援例入监，吩咐家人备帖拜老相公。仆曰：“父子

如何用帖，恐被人谈论。”生曰：“不然。今日进身之始，他

客俱拜，焉有亲父不拜之理？”仆问：“用何称呼？”生沉吟

曰：“写个眷侍教生罢。”父见，怒责之。生曰：“称呼斟酌

切当，你自不解。父子一本至亲，故下一‘眷’字。‘侍’

者，父坐子立也。‘教’者，从幼延师教训。生者，父母生

我也。”父怒转盛，责其不通。生谓仆曰：“想是嫌我太妄

了，你去另换过晚生帖儿来罢。”

—缘员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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